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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之後终见彩虹」

从内地走到香港，潘顺源先生品尝到了一个内地培养出来

的医生在香港的不易甚至艰难，曾经，整整半年的时间，不但

无法行医，甚至到工厂找工作也无人雇佣他，那些不平等的待

遇常常让他感到刺痛，看着身边一同来港的有些医生黯然地回

到内地，潘顺源先生和太太还是百折不挠、义无反顾地坚持了

下来，並且执拗地坚挺前行。

为给内地医生爭取权利，他联络一大批内地医生大家团

结一心，乘风破浪，十多年，锲而不舍，终於守得了云开见月

明，打破香港几十年来的殖民地医疗制度，使一些内地来港医

生终於可以名正言顺、光明正大地在香港悬壶济世，苦尽甘

来，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是人间天堂？还是荆棘丛生？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中央下达了“来去自由”的华侨政

策，地方政府落实政策和放宽了出境的限制，在这股政策的推

动下，不少内地毕业的归侨或侨属医生纷纷申请来港，此时内

地经过文化大革命，他们太需要一个宁静、安定的环境，而香

港成为了他们的首选，很多人认为香港是繁华的世外桃源，是

人间天堂。

1973年初，潘顺源先生和太太也顺着这股风潮来到了香

港。这个时候的香港並没有大家想象中的繁荣与美好，“那

时，香港正遭遇股灾，经济萧条。”潘顺源先生回忆说。加上

当时的香港正处於英国的统治下，只有英联邦毕业的医生才能

香港执业行医，内地培养出来的医生都不被承认，甚至被严格

禁止行医。香港这个想象中的人间天堂，回到现实中，卻是荆

棘丛生，让人寸步难行。

无法行医，潘顺源先生只能去寻找别的出路，然而，整整

半年都无人雇他做工，包括工厂。很多和他一样从内地来到香

港的医生不堪重负，黯然地返回了内地，潘顺源先生和太太还

是义无反顾地留在了香港。

半年之後，潘顺源先生遇到了一个於1963年已经来到香港

的医生，他在香港开了一家药厂，“虽然那个老板也很困难，

勉强维持着，但是大家因为都是从内地过来的，大家互相帮

助，同舟共济。”潘顺源先生说，他成为了这家药厂的药品推

销员，在浓雾重重中，他终於看到了一点萤火虫大小的光亮，

【人物简介】潘顺源先生，祖籍福建，1960年毕业於福建医科大学，1973年来港，1974年参与

组织香港非英联邦医科毕业生协会並被选担任常务理事，1983年开办自己的医务所，1994年与

一批从内地来到香港考到香港执照的医生一起创办了“香港医务委员会执照医生协会”，担任

副会长至今，同时也是福建医科大学香港校友会荣誉会长。

华人经济

潘顺源先生与全国人大韩付委员长合影

时任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董建华、时任驻港中联办主任高祀仁
与潘顺源先生合影

潘顺源先生出席香港执照医生协会访京团活动时
与中央卫生部朱庆生、余靖付部长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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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除了周六、周日及公众假日下午，每周一至周五的上午9

时半至1时、下午3时半至7时半，潘顺源先生都会在医务所里

为病人看病。

都说医者父母心，每次除了为病人诊治，潘顺源先生常

常安慰病人，为病人减压，鼓励他们，在医疗和心理上帮助他

们早日康复。来找他看病的人以中下阶层为主，病人的难，他

感同身受，很多时候为了免去病人在医疗费上的担忧，潘顺

源先生会减免病人的费用，他用一颗仁爱的心悬壶济世，用一

颗平等的心对待病人，随和的品性，让很多病人都和他成为了

朋友，这些病人朋友让他虽然到了退休的年龄卻还是舍不得退

休，因为他牵挂着他们的健康。

今天的医务所经过二十多年的历程早已经走向了平稳、顺

利的发展道路，潘顺源先生也享受到了苦过後的甘甜，这份甘

甜一支来自於治病救人，一支来自於他幸福的家庭。

潘顺源先生有五个孩子，个个都很优秀。“孩子们小的

时候家里很穷，晚上做完功课还要帮家里做手工，他们也很懂

事，很爭气，年年都考第一名，这样每年上学都不用学费，还

拿了很多奖学金。”谈及孩子们，他的脸上满是欣慰和自豪，

“女儿为了帮家里减轻负担，高中毕业之後就到银行工作，现

在花旗银行做部门经理。”他的四个儿子一个是香港大学医学

院助理院长及外科教授，还有一个也是玛丽医院外科副顾问医

生，两个媳妇也都是医生，另外两个是留学美国的电脑硕士，

现从事电脑专业。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生活的艰

难让他们学会了自强不息，艰苦的生活成就了他们。孩子们的

出息就是送给潘顺源先生最好的礼物。      (汤佳佳  廖群严)

华人经济

对於他来说，不管怎样，都是一个希望。

後来，一个日本的商家来到香港找潘顺源先生做针灸。最

后，潘顺源先生用针灸治好了他多年的旧患。当时，世界正掀

起一股针灸热，“他说日本有个柔道冠军（是他的亲戚）很喜

欢发展针灸，於是叫我过去合作发展针灸。”潘顺源先生说，

1974年，他来到了日本发展很顺利，分别是在东京、大阪、神

户开了针灸中心。在日本，他的一切移民条件都已足夠，合作

夥伴要为他办理全家移民手续，但是当时香港的环境还是那么

恶劣，为了争取内地医生在港行医的权利，最终他还是放弃了

这个机会，回到了香港继续斗争。

“当时，香港医生还是非常缺乏，全港人口400多万，注

册西医只有2700多人，其比例为1630:1远远低於世界一般国家

的水平。”潘顺源先生说。病人看病经常排起长龙，私家诊所

也很少，收费高昂，很多病人得不到适当的医疗服务，然而即

便如此，内地来港的医生卻无法为香港同胞服务，即使为自己

亲友治疗一些小伤小病，都属违法。“香港是中国的土地，在

中国自己的土地上凭什麽限制中国培养出来的医生？”一想到

这些不合理、不公平的待遇，潘顺源先生就义愤填膺，心里忿

忿不平之後，他们开始付诸行动。

团结一致 奋发图强

潘顺源先生出席香港医务委员会执照医生协会成立大会时留影

1974年，潘顺源先生和一些内地毕业来港的医生开始着手

筹组“香港非英联邦医科毕业生协会”，大家志同道合、满腔

热情。

为了尽快成立组织，大家各自分头行动，联络发动来港的

内地医生，“当时来港的内地医生有1700多人。”潘顺源先生

说。他利用在药厂做推销员的机会，联络到很多来自内地的医

生，将他们团结起来，爭取权益。

经过半年多的努力，“香港非英联邦医科毕业生协会”正

式成立，当时参加的会员有500多人，潘顺源先生被选为协会

常务理事。协会成立後，他们开始了艰难而漫长的权利爭取之

路。

他们把内地医学院校五年的教学课程及实习内容整理成详

细的资料和香港大学医学院的课程进行比较，证明两者之间並

没有多大的区别；他们不厌其烦地解释：内地医学院出来的医

生都是受过高等医学院校五年的正规医学教育和一年的临床实

习，其中绝大部分有五年以上的临床工作经验，且不少是资深

的专家；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和机会向社会人士、香港医生、传

媒、立法会议员等宣传和解释；他们经常向报社投稿和爭取在

电视台上发表意见；他们组织游行请愿，表达他们的诉求等。

他们个个斗志昂扬、理直气壮，经过三年的爭取，他们最终迫

使港英政府修改了已经沿袭数十年的医生注册条例，最终通过

了一个“定期举行医生执照试”的方案，他们的努力取得了一

个重大的突破。1977年3月，香港举行了有史以来第一次医生

执照考试。

“然而定期举行医生执照试听起来容易，实际上卻很困

难，”潘顺源先生说，“参加执照试要过三关，一是医学知识

笔试，二是英语考试，三是临床口试，而且难度相当大，录取

率被控制在5%左右，通过後还有一年半严格的临床实习。”

在沉重的家庭负担之下，潘顺源先生一边为一家人的生计奔

波，一边准备考试，他的太太为了帮他减轻负担也在努力地工

作，做私家护士，上门为一些师奶做针灸、打补针。潘顺源先

生由於在中学及大学修读的都是俄文，他被卡在了英语那一

关，同时他最终还是没有抵抗住繁忙的工作和沉重的考试带来

的压力，身体每况愈下，患上了严重的胃病，他被迫反复进出

医院，在香港、广州、上海等地医治，这一拖就是两年。

两年之後，他再次参加执照试，正所谓“有志者事竟成，

苦心人天不负”，1981年，潘顺源先生终於通过了甄别试，接

着就是18个月的临床实习期，1983年，潘顺源先生开办了自己

的医务所，十年的苦、十年的酸，终於有了甜的滋味；十年的

风，十年的雨，终於盼到了彩虹的出现，真是，别有一番滋味

在心头。

苦尽甘来，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医务所成立之初，虽然也很艰难，但总是一个美好的开

潘顺源先生与儿子合影 潘顺源先生在玛丽医院实习时留影


